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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家乡闭塞落后，1980年代才通电，此

前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煤油凭

票供应，很贵，长辈舍不得用。因而，莫言家永

远摸黑吃晚饭。夜间无事可干，早早上床，此时

爷爷奶奶就会讲故事。

他们相当会讲故事，而且大多神秘、恐

怖。根据数十年后莫言的描述，那简直称得上是

“魔幻文学”的鲜活教程——

“在他们的故事里，死人与活人之间没有

明确的界限，动物、植物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

限，甚至许多物品，譬如一把扫地的扫帚、一

根头发、一颗脱落的牙齿，都可以借助某种机

会成为精灵。”“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

婚，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河中的老鳖

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公鸡可以变

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

鬼故事、传奇故事为莫言打开了一扇窗，其

中的风景迥异于课堂话语、主流话语。他很早

就意识到，民间讲述也不可信，但出自人们心灵

的需要，符合人性逻辑。这深刻影响了他的叙

事。叶开发现，莫言的文学王国里“要什么有什

么”，汽车、火车、轮船、坦克、大炮、酷刑、妖魔

鬼怪被任意呼来唤去，年代也可以回溯至三皇

五帝、夏商周。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写作时，我

就是一个皇帝。”

但他绝非个案。同为山东作家的张炜曾对

生活周刊记者谈起，童年时，他听了很多稀奇古

怪的故事，使其作品充溢着幻想和荒诞。有趣的

是，张炜也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而他的家

乡龙口，正是莫言最初当兵的地方。

逃离与激发
莫言去龙口当兵在1976年，21岁。他终于

离开了家乡，或者说，逃离。尽管家乡始终是

他创作的源泉，但饥饿、孤独的经验实在令他

恐惧。最困难时，要不是三叔拉回来一袋棉籽

饼，世上或许早已没有莫言这个人了。

离开的第一条出路是高考。莫言的哥哥考

入了华东师范大学，震惊了全县。原因之一是莫

言家是中农，以此成分能进大学，堪称奇迹。莫

言想复制奇迹，最终小学毕业就逢文革而辍

学，中学都没念成，做起了放牛娃。进生产队后

他仍不死心，想以工农兵身份进大学，遭人羞

辱说：“你这样的要能上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

上！”

1973年，莫言进入棉花加工厂。即便只是临

时工，他也分明感到这远比农民身份优越。他

再也不想回到饥饿的乡村了。三年后，他抓住机

会参了军。又过几年，莫言不惜篡改出生年月而

提干。这桩糗事他并不讳言，坦白提干就是为了

避免回农村。

纵观莫言的成长轨迹，转折其根本命运的

不是写作——成名前，他就改变了农民身份。不

过，走出故乡打开了莫言的视界。

他曾对记者回忆：“龙口有个图书馆，里面

有3300多本书，除了看不懂的，我全看了。”1980

年莫言被调到河北保定，虽属深山沟，全国性的

“文学热”依然吹了进来。他花了两个月津贴共

20多块钱买了一套新书，“后面几个月日子过得

很苦，经常挨饿，但很高兴。”

莫言从小喜爱写作，还构思过长篇小

说。“全民文学”时代更激发了他的热情，频繁

投稿。1981年，《春夜雨霏霏》刊登于保定的文

学双月刊《莲池》上。

今天重读这篇处女作，文学青年的习惯语

调扑面而来，例如开篇：“哥哥，你听得到我的

声音吗？——这从远方一个最爱你的人心里

发出的浸透着眷眷之情的音波。”这颇似“知音

体”的文风，和后来原始、血腥、暴力的“酷语书

写”（朱大可语）大相径庭。叶开分析，彼时的莫

言尚缺乏观照历史深处和树立独特风格的自觉

意识。

当然，这里也有文坛新人的谨慎。莫言本性

是口无遮拦的，为此常被母亲告诫。从文后，原名

管谟业的他取笔名“莫言”，就存有自我警示的

意味。

不过，凭借类似作品莫言获得“白洋淀派”作

家孙犁的好评。他后来说自己的文学起点在河

北，并非谦辞。他的早期作品深受白洋淀派影

响，孙犁的推崇则有助于他站稳脚跟。

1984年秋，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

系。同学中有李存葆，入学前，他已写出了轰动全

国的长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这对莫言是个

刺激，他一直想超越。”其间他也和同学们阅读了

大量西方文学，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福克纳

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从

结构到语言到形式都让他耳目一新。

今后的日子，当人们评论莫言时，福克纳、马

尔克斯被再三提及。诺奖授奖词还称他为两者的

融合。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样，莫言的《红高

粱家族》开头也与《百年孤独》神似，而《檀香

刑》《酒国》《蛙》亦无不弥漫着魔幻现实主义。

可以想见，尽管故乡的鬼怪传奇为莫言的

“文学王国”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但如果未

曾逃离故乡，领略西方文学，他或许永远只在白洋

淀里打转。

“文学王国”的现实与理想
“文学王国”是莫言本人的提法。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天，他读着川端康成

的《雪国》，心念一动，写下了一个句子：“高密县

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

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莫言作品里首次出现“高

密东北乡”，“从此我高高举起了这面大旗，创建

了我的文学王国。”

1987年《红高粱家族》出版，在这部后来被

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小说里，莫言完整地构建了

“高密东北乡”，一个“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

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

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莫言的野心通过开篇里的这段描摹暴露无

遗——就像鲁迅有鲁镇、沈从文有湘西、福克纳

有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有马孔多，他有高密

东北乡。

起初，莫言还是把高密作为中国北方农村

来写的。他坦承：“高密是我故乡，农村题材、农

民生活都是我熟悉的，农村的街道、村庄、树

木、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创作热情。”及至后

来，他把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都吸纳进来，不管

天南海北、无分地理文化，远远突破了真实的高

密。他曾告诉记者：“北京、上海、东京或纽约发

生的故事，我也可能移植。”于是，高密从《红高

粱家族》里的乡村，化身为《丰乳肥臀》《蛙》里

的城市。

这座文学王国和现实之间处于什么关系

呢？莫言的回答是：既有联系，又相脱离。

联系是不难找到的。有人列出了莫言几部

重要作品的时间表，发现多能与社会现实相勾

连。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写饥饿，正逢公社

瓦解，包产到户推行。1986年《红高粱家族》充

满原始本能，释放了中国人被禁锢数十年的个

性。1995年《丰乳肥臀》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百年

变迁，与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

定》、刘震云的《故乡三部曲》等不约而同。2002

年《檀香刑》直面传统的血腥暴虐。2009年

《蛙》则涉及计划生育……

或许正因为涉猎广泛，莫言先后被贴上寻根

文学、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标签。

那脱离呢？莫言说：“每当有大的创作计划

我都会回到我的故乡，在那里一方面我可以避

免外界的干扰，潜心写作。”叶开则看到了另一

面：莫言对乡土的爱恋和憎恨。爱恋使他不断

地书写，憎恨使他在书写中批判，并在肉体上远

离。

2012年10月11日 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

莫言创作大事记




1955年2月 生于山东高

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

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

村劳动多年。

1981年 在河北保定市的双

月刊《莲池》第五期发表处

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

霏》。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

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

员、干事等职。




1983年 在《莲池》第二期发

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

被《小说月报》转载。在《莲

池》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

《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

家孙犁赏识。

1985年 在《中国作家》第

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

明的红萝卜》。是年，在多

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

说《球状闪电》《金发婴

儿》《爆炸》，及短篇小说

《枯河》《老枪》《白狗秋千

架》等。


1 9 8 6 年  毕

业于解放军

艺术学院文

学系。在《人

民 文 学 》第

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

粱》。该作发表后立即引起

轰动。是年夏天，与张艺谋

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

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8年 电影《红高粱》获

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88年 在《十月》杂志发

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

歌》。

 1989年3月 小

说《白狗秋千

架》获台湾联合

报小说奖。



1995年 五卷本《莫言文

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参

与编剧的电影《太阳有

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

究生班。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

肥臀》夺得中国最高额的

“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

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脱离

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

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

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获

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

说100强。




2001年 长篇小

说《檀香刑》获

台湾联合报读书

人年度文学类最

佳书奖。


2005年 长篇

小说《四十一

炮》获第二届

华语文学传媒

大奖年度杰出

成就奖。获香港公开大学

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6年 长篇

小说《生死疲

劳》获福冈亚洲

文化大奖。
2007年7月 出版散文集

《说吧，莫言》。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

二届红楼梦奖首奖。
2011年8月 莫

言创作的长篇

小说《蛙》获

第八届茅盾文

学奖。












